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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小学：从初小到完小之路
□何美红

张謇与曹顶
□鞠晓君

废庙兴学，张謇助力创初小
张謇自首创通州师范后，即倡导各

区广设小学，俾使学龄儿童求学有所。
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四安乡绅吴思
慎、姜萼楼、徐咏沂、王廉卿等发起创办
新学。他们效仿张謇废庙兴学之举，议
就四安镇北，改祖师殿东侧配殿文昌宫
（原文昌宫南魁星楼仍保留）之屋三楹，
建初等小学一所。继由知州王仁东（王
世襄之祖父）委吴思慎执掌校事，“爰迁
神象，葺为教员室、接待室及厨房夫役等
室。复辟敞厅为教室，玻窗黑板课桌形
式，悉遵新法。又为祖师殿别建厨房、厕
屋于庙西，担土填于校东，经营两月，共
耗银一千二百余元”。学校由此建成，并
于次年二月初二正式开课（1914年张謇
主持编印《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
所记创校时间为光绪三十一年二月）。
四安初等小学建办之初即定“忠实”为校
训，并于校门两侧书“忠则无私 实则不
欺”解释其义。

吴思慎（？—1942），字冠民，号巽
之，初习儒学，为光绪十七年（1891）辛
卯科秀才，次年与白雅雨同期入南菁书
院求学，后潜心于医道，在通城、金沙等
处设诊所，为南通儿科名医，张詧与时
任县长宋涤尘等人曾撰联赞其医术精
湛。因热心教育，1928年与严德滋同
时获聘为第四区（四安区）教育款产委
员会委员。

然而，四安小学的创办并非一帆风
顺，其间曾遇诸多困难。经费方面，开办
费除学务公所津贴50元、得捐款300余
元外，不足部分均由吴思慎一人“挪垫借
贷”。据吴回忆，由于还款无着，“其办学
校之亏欠因之成讼”。但就在他因众人

“冷眼旁观，不加赞助”而心灰意冷之时，
竟得“张啬翁津贴学校开办费（银圆）五
十元”。办学常费经呈请州署拨茶庵殿、
袁观音堂庙田二万余步作学田，以租息
充学校常费，不足部分设法另筹。后因
庙田而起纠纷，与王一山、许乐山等结讼
于通海五属学务公所，议长孙敬民竟赞
成学田收归寺庙。吴思慎为此“曾直白
于啬翁舟中”，令孙“见之面赤”，“自忿而
自掌颊”，终使“茶庵殿二万五千步田
（按：约合百亩）……犹属第一校”。故张
謇病逝，吴思慎曾致挽联，表达哀思与崇
敬。当年招生，也十分困难。因风气未
开，洋学堂并不能被乡民接受，故虽经多
方劝导，到正式开学时仍仅有学生20

人。此外，因改庙为校，故阻挠质疑尤
多。除唆使庙僧呈控州署，谋收回庙
田，还有屡唆宵小，夜窃校物者。而难
民过镇，照例借宿于庙中，竟有人引导
至吴思慎家中，肆意骚扰。办学之艰
难，可以想见。

筹设高小，屡挫屡进待破茧
1915年，四安初小遵照部章改名

“南通县四安市立第一国民小学”。当年
四安，只有初等小学，毕业升学需去通城
等地。现有史料表明，最晚在1916年，
当地就已有设立高小的计划。这一年，
时任四安教育会会长严德滋主持召开常
年大会，会上由四安市董事许乐山“提议
开办高等小学校案”。报载当年“该区已
成立小学十一校，……（毕业生）富者可
以送考他区，而贫者无资以培植，必致辍
学向隅。许市董提议及此，经各热心教
育家一致赞成，尤望该校早日成立，则莘
莘学子受惠无穷”。并认为“整顿教育为
目前之要政，而开办高等小学尤为四安
教育上之急务”。为便于民众子弟继续
就读，地方人士开始接力筹办高小。

1919年，“因该市国民学校已有十
四处，理合开办高等小学”。市董王秉国

“邀本市各要人集董事办事处筹议进行
方法。除向各殷富及各商家募助外，拟
向乡农每自田一万步募助洋六元”。会
上，“众皆踊跃，乐于输助”，同时还规划
了基址，并闻“不日即可鸠工兴筑”。

也是在这一年，有“四安市第一国民
学校四年生，毕业后，苦于升学无资，其
父兄向该校教职员商计。教职员以办高
小校成立在即，遂组织特设补习班”。如
此为学生着想，赢得社会赞誉。

但高小设立计划未能如期实现，以
至“四安市小学林立，……惟初等毕业求
学各生，均赴南通、金沙各高小，肄业颇
为不便”。1920年1月，吴浦云拟就《四
安市区自治事业计划草案》，其中包括设
立高等校等计划。此事也引起了官方重
视。同年5月，县长瞿鸿宾莅临四安，

“至第一国民校舍规划高等小学校地基，
以备兴建”。

1921年，四安区入学人数进一步增
加。据是年8月《张孝若论江苏省义务
教育书》载，当时的四安学龄儿童达
5884人，已就学数1282人，占比21.8%
（全县平均值为21%），在全县21个市乡
中，入学比例排名第九。设立高级小学，

适应学童就近升学之需更为迫切。
1923年春，因施行新学制，四安第

一国民校改称“四安市第一初级小学”。
同时，四安、刘桥、兴仁等九市乡“由劝学
所决定分年设立高级小学，以宏造就”。
自县教育行政会议确定每区应设一完全
小学后，四安地方人士再次行动，积极推
进高小创立。是年6月，该区第二校（即
徐桥小学）一校董“与各市董筹商，拟就
市立第一国民校添筑教室，为高等校址，
并主持募捐，以便进行”。次年4月，四
安董事办事处召开会议，其中有“筹办高
级小学校案。议决：先姑由市董向各殷
富劝认开办费用，俟开办费稍有把握即
行兴办”。

1926年11月，四安市议事会议长
王达荣、副议长王福熙“呈送《四安市筹
办公立小学校议决案》一件，并附核算
书，……所呈概算书，估计建筑、设备等
费共银一万四千余元”。县知事瞿照章
核复，并转县教育局，认为“该市地面广
阔，初级小学学生众多”，有筹办完全小
学之必要，进而要求“贵局长查照办
理”。随后，教育局派县试学汤逸珊“于
阴历十二月十九日前往该市，勘察校地，
并就所拟概算书详加审核，复局呈县”。
然而，又因战乱与经费等原因，直到
1927年北伐军抵通之前，四安小学高级
部的设立仍未实现。

时局新机，合力推进终落地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南通经济社

会秩序基本稳定，四安高小的设立再次
提上日程。1928年6月，成立不久的四
安市行政局（相当于区公所）召开局务会
议，讨论“筹办公立小学校案。议决：就
本市第一校改建。其房舍计划及经费预
算，定于日内拟具完全，呈请备案”。随
即于7月由“严甸疆、严德滋、周一仁等
函告县教育局，拟添办四安小学高级
部”。

教育局同意后，四安方面即刻行
动。7月27日，四安市行政局邀集地方
人士及各小学校长20余人，集议筹办公
立小学校。会议由时任四安小学校长严
德滋主席，票选五人成立筹备委员会，

“筹备开办一切工作，并由该会向久安公
司董事会及救济团，暂借久安空屋为校
舍，先行办理招生开学，其开办经费预算
三百余元，由行政局各小学校长及热心
教育人士分别负担”，同时“拟定章则，积

极进行”。
1928年9月，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

四安小学高级部终于在位于镇南的原久安
纱厂厂区南部平房中如期开课，解决了四
安地区初小学生升学就读不便问题，同时
改校名为“南通县四安市小学校”。

严志达，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1928年刚好在四安姜氏私立小学读完
初小，一度曾为升学至何处就读而发愁的
他，由此成为其父严德滋积极推动创办的
四安小学高级部首批学生。在久安厂教室
内，严志达度过了他两年的高小生活。据
其传记记载，四安“高小顺利建成，并且所
聘请的校长、教师都很认真负责，图书设备
也相当不错，于是严志达得以就近入学”。

四安小学高级部的设立，离不开时任
校长严德滋与地方贤达吴浦云。该校建校
三十周年时，众人讲话及“严德滋所作创办
高级之报告……（对吴浦云）热心协助创办
高级一致表示赞许”。

高小设立后，四安小学办学经费仍部
分来源于学田田租，如吴浦云曾参与“在四
安校与（王）希农、（孙）季盘（按：时任校
长）、（徐）国光与各校佃户谈判，一方催缴
旧欠，一方换新榷约”。1930年5月，“四
安小学请将学校所存草荡顶首一百十元拨
充开办费”，经县教育局“局务会议讨论，议
决令该校将此项存款先行送局，然后呈请
动支”。另一部分则来自财政拨款。以县
教育局公布的1929年每月《教育经费收支
账略》为例，1月“支四安市小学高级部395
元，初级部205.916元”；3月“支四安市小
学高级部129元，初级部63元”；4月“支
四安市小学高级部100元”。可见当时的
初、高级两部仍为独立核算。

1930年夏，因防务需要，南通县第六
区（即四安区）区长袁少初“向久安厂各发
起人恳借房屋，得发起人等允许”。8月3
日，吴浦云“至区公所晤严德滋，谈四安小
学校舍迁移问题，均同意。即高级部迁往
区公所旧址，区公所及保卫团迁往久安厂
内”。8月5日，区公所迁入厂内办公。随
后，在新任校长邢撷秋（女）主持下，原设
在久安厂屋的“小学高级部移于旧区公所
（按：位于已经西扩的初小北侧城隍庙）
内，恰与该小学初级部前后连接，于教管
方面殊为便利，诚一举两得焉”。两部虽
有隔墙,但有门相通，高级部从此并入本
部。四安小学虽在2009年7月与韬奋小
学合并后更名，但该校校址120年来从未
改变。

上世纪初，在张謇先生引领下，通州乡间兴起办学热潮，一批乡村洋学堂（当年百姓对新式学校的俗称）应运而生，四安小学便是其中之一。从1905年创办初等小
学到增设高级部发展成为完全小学，四安小学的每一步都历经艰难，其创办历程值得铭记。

下图左起：民国初年，泛舟西湖的吴思慎、吴浦云父子（右二、三）；《通庠题名录》中的吴思慎；青年严德滋；1929年7月，刊于《南通报》头版的四安小学招收高级部
新生广告；1930年8月，《通光日报》有关四安小学高级部迁至本部的报道。

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同年10
月，张謇因父丧离京丁忧，归乡之际恰
逢清军于平壤、黄海接连溃败。双重
危机（家族伦理与民族存亡）的交织，
使其直面传统士大夫“忠孝两全”叙事
的崩塌。

1895年2月，张謇受张之洞委派总
办“通海团练”，试图以民兵抵御日军南
侵。然而，团练因组织松散、装备落后
而成效有限。这一挫败促使张謇转向
文化动员，他在《通海劝防歌》中嵌入曹
顶事迹，以“白死还作无用鬼，不如生做
有用士”的呐喊，将忠君思想转化为现
代民族意识，并重构生死观，提出“死有
重于泰山”，赋予平民参与民族救亡的
合法性。

《马关条约》签订（1895年 4月 17
日）后，团练解散，张謇痛感传统军事体
系的腐朽。1903年赴日考察，既惊叹明
治维新的现代性成就，亦警惕日本扩张
野心。归国后提出“父教育、母实业”理
念，大力创办企业和学校，并着手将曹顶
塑造为凝聚民族认同的核心符号。

曹顶原为明嘉靖年间的盐民义勇军
领袖，《万历通州志》载其“率盐丁拒倭，
力战殉国”。民间传说中，其形象兼具

“切面铡刀斩倭”的草根特质与“殁后显

圣封神”的神秘色彩。张謇通过田野调
查重构其生平，刻意淡化“显灵护城”等
神异叙事，转而强调“匹夫执干戈以卫社
稷”的平民性。他利用地方志中“州人称
顶为长城”的记载，将曹顶的“匹夫报国”
精神与“平民教育”理念相勾连，使其成
为现代民族意识的象征。

1921年曹公祠重建完工后，在张謇
和费范九先生的感召下，梁启超、金泽
荣、韩国钧等44位各界名人为英雄曹顶
题咏，加之《大风》《战时民众》《东南日
报》《通通日报》《青年文艺》等全国媒体
杂志的报道，更使曹顶突破地域限制，成
为全国性符号。

张謇为曹公祠题写“匹夫犹耻国非
国，百世以为公可公”楹联，将“公”的伦
理从儒家士大夫扩展至平民烈士，重构

“天下为公”的现代诠释。
张謇利用拓宽城山路之际，改扩建

年久失修的曹义勇祠，考虑到曹顶墓位
于城山河东侧而曹义勇祠位于城山河西
侧，民间百姓每逢宗教节日都要到曹义
勇祠祭拜、很少有人去曹顶墓扫墓的现
实，张謇决定将曹顶的墓与祠堂合并，即
将曹顶墓移至曹公祠前，这样老百姓就
可一并祭拜和扫墓了；张謇派自己的亲
信、曹家后人曹文麟先生办理具体寻墓

和移墓事宜，但由于战乱等原因，曹文麟
寻墓未果。当时曹义勇祠位于城山路
路中央，门前恰好有一修路备用沙石
堆，张謇于是安排人以沙石堆为基，用
石块垒砌起曹顶墓，也就是今天所看到
的曹顶墓，并在墓上立“立马横刀”塑像
（改切面铡刀为青龙偃月刀）。门廊采
用拱券、石柱等西式元素，隐喻传统精
神的现代转型。

根据民间传说，张謇将明代嘉靖时
期遗留下来的烽火台改建为“倭子坟”，
并寄予“葬倭五百”的胜利叙事，并在“倭
子坟”顶部建京观亭。按《左传·宣公十
二年》记载，“京观”本为震慑敌国的战利
品陈列，张謇借此形制将民间传说转化
为“历史实证”。

倭子坟通过“京观”仪式固化集体记
忆，曹公祠的中西融合建筑象征传统价
值的创造性转化，曹顶雕像则以视觉力
量传递抗争意志。张謇通过空间重构，
将地方记忆融入国家意识形态，使曹顶
的形象从“盐民义勇”升华为中华民族抗
争外部霸凌的象征。

此前民间主流一直以“义勇”称呼英
雄曹顶，偶有以“将军”称谓，凸显曹顶的
军事功绩，而张謇谓曹顶为“曹公”，更是
将“曹义勇祠”更名为“曹公祠”，并为曹

公祠题写“公可公”门联，以儒家“天下为
公”思想重新定义“公”的内涵，消解官爵
等级制度，构建“为国捐躯者皆可为公”的
平民伦理。此举不仅消解了封建等级制，
而且为1949年后“人民英雄”话语体系提
供了历史先声。

朝鲜诗人金沧江在流亡南通期间，被
张謇对曹顶的文化重构激发了创作灵感，
作诗《曹公亭》，将曹顶以及其“匹夫担国”
精神与朝鲜的抗日叙事相勾连，经文化界
传播，形成中朝的共同历史记忆。

在近代东亚的反帝语境中，中国英雄
的事迹常被移植到其他民族的爱国叙事
中。如清末的留日学生和东南亚华侨交
往中，常会提及曹顶等早期抗倭楷模，以
提升民族自尊。张謇本人亦曾通过各种
形式向外国友人介绍南通的抗倭历史，
使他们知道曹顶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
部分。

当代南通延续这一策略，1996年平潮
曹顶纪念园、2017年崇川曹顶纪念公园、
2022年义勇曹顶文化中心，“曹顶跳面”非
遗申报以及“曹顶诞辰510周年纪念邮票”
发行，皆源自张謇的先行实践。在全球化
浪潮袭来的今天，这一文化策略对塑造根
植民间的民族精神、实现传统符号的创造
性转化仍具启示意义。

张謇对曹顶的纪念实践，既延续了他“博物馆为教育”的理念，又在民族危机中体现了他以文化救赎唤醒民族的初心。通过文本再造、空间重塑和跨国传播，张謇将地
方英雄纳入民族国家叙事，形成文化记忆与民族想象的“共生环”。曹顶从“切面义士”到“民族公魂”的蜕变，昭示了地方文化资源在现代国家认同构建中的重要角色。

乡梓民谣

我出生于市郊闸西圩塘村，今年89岁了。记得七八岁时，邻居家
姐姐凌露荷（其兄为新四军战士）就教我说顺口溜。那个辰光，正值日
本鬼子投降，荷姐姐教我唱的有：“盒子枪，黄狗子（日本鬼子）下了乡，
先捉鸡子后追花姑娘。机关枪连打十三响，兑板（相差）一枪，怎么打跑
小东洋。”“日寇上岸闹空防，黄狗溜来黑狗（伪军）吭（叫），二月十六（农
历）南通陷，杀人放火民遭殃。四哥（老百姓对新四军的尊称）合到要动
手，不怕鬼子钢炮响，一天起码弄两擦（两次战斗）。鬼子最怕台子脚
（老百姓对新四军的又一昵称，比喻新四军是一张台子的四根脚），老鼠
见猫成王八。”

荷姐不识字但记忆力特别强，还教了我跟她哥哥学的数字民谣：
“一二三，打得鬼子没处占刂（躲）；二三四，鬼子挨打好几次；三四五，打得
鬼子连叫苦；四五六，炸毁鬼子警察局；五六七，鬼子到处都碰壁；六七
八，打得鬼子没办法；七八九，打得鬼子没处躲；八九十，消灭鬼子细瘟
贼。”后来，进步私塾先生也教了我一些，让我刻骨铭心。

1952年，我考进大生纱厂当工人，凭自己的小学文化基础，热心于
搜集地方民俗民歌。

抗战时期，南通打鬼子队伍中有个小头头叫陆炳侯，在攻打驻扎南
通城的鬼子时，因汉奸陈二侯告密，他牺牲在西城门口，于是有民谣：

“陆炳侯，家住尖沟头，先做‘土匪’，后当游击队，两次攻城，死在城门
口，一条性命害在陈二侯。”

“鱼丝港，新出大队长，先有草上飞，后有乔志钢；张强队伍站在高
岸上，二区区长王振刚；三区区长叫李芳，李芳辞职交于施百昌，刘桥区
长宋祖望，与彦明文道一淘（起）绑在桑树上，不曾枪毙被刺刀上，他的
上级本是梁灵光。”这是一位叫钱汉文的老人回忆中的叙事民谣。

歌颂新四军游击队的还有一首：“二月十六（农历）南通陷，鬼子汉
奸下了乡；四哥哥（新四军）本领高，不怕日本侯有刺刀；日本侯下乡来
烧杀，就怕遇上台子脚（新四军）；四哥哥队伍一出发，日本侯躲进碉堡
当王八；四哥哥胆大到处跑，日本侯像老鼠见了猫。”

《吹开乌云见青天》与《枯木逢春开颜笑》，既描写新四军英勇杀敌，
又展现军民鱼水情，是这样唱的：“新四军显神威，杀敌如风把云吹。吹
开乌云现青天，吹得鬼子化成灰。”“枯木逢春开颜笑，新四军来到赵高
桥。百姓犹如饥孩见了娘，老少好比旱鸭下了水，欢迎队伍一大淘
（群），敲锣打鼓三天不睡觉。”

工人心声

1926年，大生纱厂就成立了南通最早的党支部——中共南通独立
支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唐闸地区组织了反饥饿、反压迫、反剥削的
工人运动，特别是在抗战中，唐闸工人不仅参加浴血奋战，还用顺口溜、
民谣等形式参与战斗，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抗日歌谣。

《火烧十里坊》：“花夹子（棉花包）还在码头上，扇子（情报员）已
经到后方，花船行驶到十里坊，四脚子（新四军）合起来都搬光，气得
鬼子发了狂，一把大火烧掉十里坊。”迄今留下了方言歇后语“十里坊
失火——一趟揩”，这首民谣说的是工人与新四军团结起来与日寇作
斗争，把日军从外地运来的棉花抢运到抗日根据地，日本鬼子为发泄烧
掉十里坊一带的民房。

“拿魔瘟”是日本鬼子雇用的工头。这些狗仗鬼势的工头残酷欺压
工人，工人恨之入骨，便称他们是“拿魔瘟”。不知哪位工人编了首顺口
溜《拿魔瘟一跑》：“拿魔瘟一跑（到车间走一走），心里如火烧，只恨身上
没把刀，剁他一记（下）气才消。”

民谣《争口气》：“小工要得争口气，志要坚心要齐，拉起手来站一
起，馒头不蒸争口气。”小工是指在纺织车间里的勤杂工，专为挡车工做
辅助工作。这些人比操作工还要低一等，受工头的气更多。

工人们更痛恨那些狐假虎威的翻译官。《喷咀》就是：“番芋（翻译的
谐音）喷的蛆，宛如黄猫儿（黄鼠狼）撒泡尿（在南通方言中与‘须’同
音），工人见了远远躲。狗皮反穿围着转，就像茅坑叮屎的钻骨蛆。”

《气煞东洋大班》民谣中说道：“四万万同胞自家人，气煞东洋小乌
龟。敲牙盘，腌锭胆，金票蚀了交交贯。五十部车齐瘫痪，东洋大班搔
火摸耳朵。”

穆烜、陈秉生两位老先生在1960年编印的《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
中也录有两首，其一《打杀东洋赤佬》：“我俚是中国人，为啥朝东洋乌龟
磕头，挨（被）东洋乌龟欺！勿服气，伙计朋友兄弟齐心好，打杀东洋赤
佬！”其二《我俚一定开大仗》：“各位定定心，唱只讲唱经，东洋第一坏良
心……一炮开到几里路，打掉东洋乌龟无其数，吓得东洋乌龟无处躲。”

稚气童谣

那时的南通儿童，学语多从说童谣开始的，什么“虫虫对，虫虫咬指
头”“萤火虫夜夜飞”“炒蚕豆，炒豌豆”“吃大菜，吃小菜”等等，由短到
长、由易到难、由浅到深，字字顺口，通俗易懂，押韵好记。

数数童谣：“一二三，日本侯犯狼山；二三四，日本侯挨打好几次；三
四五，打得日本侯连叫苦；四五六，炸掉日本侯警察局；五六七，日本侯
躲在乌龟壳里变鳖；六七八，四哥哥包围日本侯在厮杀；七八九，打得日
本侯无处躲；八九十，消灭日本侯细瘟贼。”

《我要当个小小新四军》：“新四军刚进村，我跟叔叔进了营，叔叔问
我做甚的，我要当个小小新四军；小弟弟你莫急，现在还没有枪杆子高；
三年后你长高，再当新四军好不好？”

《冬天到》：“冬天到，麦苗青，麦儿好比新四军，冰地雪地受磨练，到
处消灭东洋兵。”

《我伲哈哈笑》：“麻雀怕老鹰，小东洋怕新四军，四老爹（新四军）一
到，小东洋吓到跑，我伲拍手哈哈笑。”

《乐得娘奶咧嘴笑》：“花喜鹊，尾巴翘，哥哥娶了个好嫂嫂；大眼睛，
黑眉毛，面孔像个五月桃。白天忙开会，晚上没空睡（做针线活），抗属
给她发了奖，乐得娘奶（母亲）咧嘴笑。”

《只想参军把敌杀》：“不想爷（父亲），不想娘，只想四哥到我家，只
想自己快长大，穿着军装扛起枪，只想参军把敌杀。”

《五更鼓儿敲》：“一更天，鼓儿敲，大红旗，满天飘；二更天，鼓儿咚，
新四军，真威风；三更天，鼓儿响，汪精卫，命不长；四更天，鼓儿急，小日
本，要消灭；五更天，天大亮，鬼子汉奸见阎王。”

1938年3月17日（农历戊寅年二月十六），日本板垣师团
饭冢旅团5000余日寇从姚港登陆，侵占南通，直到1945年8
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江海儿女拿起刀枪抗击日寇的同
时，还用歌谣等形式来痛斥日本侵略者，揭露其滔天罪行。新
中国成立后，我经过数十年的搜集与积累，整理了其中一部
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之际，特把其中一小部分奉献给读者。

南通抗日民谣拾遗
□严金凤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有关抗战记忆
类的文章，欢迎来稿：wyhappy781@163.com


